
! ! ! !“我们正进入到一个技术放缓的时代。”
!"#$上海论坛上，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所长亚当·珀森博士从一个美国人的视角，道出
一种有代表性的忧虑。技术的发展是一波一波
出现的，重大的技术进步会创造新的经济发展。
“问题在于当下很多处于科技前沿的富有国家，
并不是很清楚下一波技术浪潮到底在哪里。”
钱多，未必都是好事。他担心的一个现象

是，欧美公司手里持有巨量现金。这是为了预
防未来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同时说明很多企
业缺少好项目，不愿意再投资，新的投资周期并
没有出现。“不像 #%%&年，所有人都会说，光纤
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领域，可以投入大量的美
元，”他感慨，“这种好日子已经离我们很遥远
了。”当然世界的技术进步仍然在进行中，比如
说 '(打印、基因科技进展等，都会改变生活。
但技术发展放缓的状况，对新兴的亚洲及中国
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带来一系列的影响。

珀森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说明他的观
点。比如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经济体，一
种是处在科技创新前沿的国家，人均 )(*可
能超过 +万美元，比如美国；另一类国家可称
之为“追赶型国家”，比如中国，有能力移向第
一集团，但现在还在不断调整、吸纳并应用各

种各样的技术。那些前沿国家以某个速度发
展着，而另一些国家在追赶。他请听众想象一
下，如果第一集团国家的发展速度下降了会
怎样？———追赶型国家的发展速度相对变
快，两者间的差距在缩小。

当没有足够的动力让第一集团的国家进
一步发展，第一集团国家的创新和技术发展
就会放缓下来，而追赶型国家的发展速度则
会加快。“知识产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我
们需要保护知识产权，另外一方面我们又需
要创新，保护得太多，就没有创新。在这样一
个世界当中，我们需要一种额外的措施来实
现这种整合。”

当然，在整合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起
伏。他承认，美国现在对于其经济的控制力跟
之前完全不一样了，但美国仍是世界上首屈
一指的经济体。美国的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
济的一个减震器，比如说美国可以进行量化

宽松，减少开支等等。整个世界因为美国经济
的变化会产生非常大的溢出效应。

珀森博士提出，富有的国家会认识到结
构性的改革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我们知道人
们不可能总是理性的，即使是理性的人在一
起，也会出现一个集体性的非理性行为。在经
济放缓的情况下，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会变
得非常困难。我们也知道，在美国、在中国都
有既有的利益集团，要推动他们改革是非常
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不知道未来能否
看到更多的结构性改革，尽管结构性改革对
于经济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

至于技术进步放缓对全球汇率以及资本
流动的影响，他认为人们当然应该在高增长
的经济体中获得更多的资产。当新兴国家比
如说中国货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富裕国
家更多的现金会流向那些新兴经济体国家。

创新放缓，使得西方知名大企业的研发、

高端制造正逐步搬到国外去。他提醒说，那些
理性的投资方会喜欢这种情况，但是这里面存
在利益冲突。当现金流出富裕国家，进入中国、
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同时会带来知识、专长、技
术等的转移。这未必是富裕国家情愿的，在对
外投资方面，不一定会像过去那么友好。

他看好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理由
是，过去的 $,年，在没有牺牲其他人利益的情
况下，巴西、印度、东欧等国家的大量人口，从
原来的贫困阶层进入了中产阶层。这些国家的
中产阶层，希望全球化能够继续。他建议作为
投资者的每个人，要好好想一想接下来几年世
界会变成什么样，包括美国利率方面的变化。

珀森最后强调说：“在西欧也好，美国也
好，新兴市场也好，国内的结构改革成为一个
关键因素。我们所说的社会转型，还不仅仅包
括技术。我觉得在中国这点尤其明显。”

本报记者 谈璎

技术放缓给世界经济带来系列影响

结构性改革对中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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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回答“中国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资本市场增
长，打破发展僵局和瓶颈？”的问题时，珀森则表示：
“其实我还是从一个学习者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
但这并不妨碍他直言不讳：“改革的列表上面有许多
的待办事项，关键是哪些事项先做，哪些事项后做，
中国现在的政策制定者可选方案并不是很多。因为
任何一项改革措施的结果都是双面性的，既有好的，
又有不好的地方。”
在珀森看来，当前最紧要的一点“政府已经开始

做了，但还需要加速解决”的，就是地方债问题。
“在这方面，要确保没有任何其他的替选方案，也没
有任何寻租的空间，以及其他任何的可以降低整个
改革措施质量的空间”，珀森进而建议，希望未来中
国政府能够对那些风险要素进行良好的归管，“如
果有一些政府担保，或者说是政府的背书的话，一
系列的综合性改革可能会更加顺利地在未来得到
推进。”
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念，珀森则强调，这

的确是个发展方向，但如果要谈论发展模型和人类
福祉的话，需要考虑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人口迁
移”或者说“劳动力市场全球化”，“一些在本国没有
得到充分就业的人，跑到其他国家找工作，赚了钱以
后再把钱汇回国内，如果积聚到一定水平，也会产生
很多问题，在探讨未来成长动力时，这些问题也必须
综合考虑进去。”

美国智库“头脑”亚当·珀森谈把握“大趋势”

! ! ! !亚当!珀森"!"#$ %&'()#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之一$现任美国

著名智库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美国国会预算局顾

问$兼任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委员%三边委员会委员%哥伦比亚大学

日本经济和商务研究中心研究员等职&

*+,,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 他一直从事发达经济体宏观经济

政策%-./国家间关系%金融危机以及中央银行等领域的研究&他撰

写的关于美元%欧元以及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分析文章在全球范

围内被广泛关注$对各国政府政策和市场亦有广泛影响&

! ! ! !身材敦实!脸上似乎总带着一丝笑意"作为美国著名智库#头脑$的珀森

博士!无论是站在台上演讲!还是坐在台下讨论!不经意间总会做出挠头%摸

鼻的小动作!一副可爱的&美国大叔$模样'

非典型性经济学家的&卖相$!掩盖不住睿智%犀利的思想光芒" 在阐述

观点时!他很少兜圈子(提出的论据!也总是比较&接地气$!常常结合着彼得

森研究所同仁们最新的研究成果) 想必!这也正是其在信息爆炸%众声喧哗

间!能够确立&江湖地位$的重要原因"

亚洲转型如何寻找新动力？
西方经济增速放缓，长期处于“追赶”之势的亚洲经济在转型之际，又该如何寻找新

动力？面对这样紧迫而又宏大的问题，珀森首先指出，尽管过去亚洲经济出现了一些增长
奇迹，但在谈论所谓既有的成功增长模式时，“还是要稍微保留一点灵活性”。因为，过去
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有很多外部条件所决定，这些路径也不是完全的一帆风顺，存在着
增加资本、提升劳动生产效率等方面的问题。

本报记者 鲁雁南

日本上世纪错误判断大趋势 相信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 ! ! !那么，作为宏观政策的制定者，又该如何判
断前方的大趋势呢？珀森说，我们不得不问自己
一系列的问题：在哪个点上短期的问题会变成长
期的问题？或者在哪一点上会出现金融危机或者
金融上的一些波动？经济发展的走势，究竟是会
出现房地产的繁荣，还是会出现泡沫的破裂？
“我们需要有自己的一些判断，不可能简单

地使用数据或看看最近发生了什么，来判断未来
会发生什么”，珀森以日本的“不断犯错”为例：
“（上世纪）-"年代的时候，他们相信‘我们的增
长速度太快了’，而没有认识到这种增长的方式
可能不是特别具有可持续性；到（上世纪）%"年
代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日本的银行表现有好几年
都不是特别好，而政策制定者却认为这就是新的
常态，‘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实际上那个时候真
的应该往回退一步看一下大的趋势。”

! ! ! !说到近来相当热门、许多经济学
家就此发表大量论文的“中等收入陷
阱”问题，珀森首先厘清概念：所谓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人均 )(*

达到一定的水平，经济增长回落或长
期停滞，“例如在日本出现的情况”。
但对于“中国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
陷阱’”的议题，珀森却明确表示：“在
彼得森研究所，我们确实有些人在研
究这个问题，但却得出了和日本完全
不同的结论。”
“我的一名同事研究的是成长经

济学，他发现其实根本没有任何证据
指向这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当
然如果你到了城镇化已经完成，而不
得不推动技术发展时，可能会发现要

取得新的经济成长不是那么容易的
事情，这是一个长期的事情”，珀森
说，在这一点上，需要研究的是台湾
的例子，因为台湾的经济体也是建立
在政治和经济的紧密联系之上的，对
中国内地有参考价值，“当然，中国内
地的经济体量比台湾要大得多，因此
腾挪的空间也会更多”。

在珀森看来，还有一个坚信中
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
要理由是，中国仍然有大量的农村
地区有待发展，这些地方仍然有数
亿人口，中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还
远远没有结束，“制造业会慢慢移
到中部、西部，还会继续带动经济
的发展。”

当前最紧要的是地方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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